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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杨玉良：有。要想培养中国未来的伟大的
思想家，像先秦诸子百家那样，在大学里应该
营造怎么样的气氛，就变得十分重要。大学需
要思想激荡，但整个环境比较安宁。这要靠每
一个学生每一位教师来构成。大学校长具有
非常重要的责任，他倡导什么，校内的评价指
标是什么，很重要。如果拿钱做评价指标，那
谁拿来的经费最多谁就是最大，但不是这样，

应该看他的实际贡献；评价一个教师，看他是
纯粹做学问而已，还是在一所学校和国家精
神文化提升上起到了作用。如果有这样一个
氛围，新一代的思想家自然而然会出来，这是
我们目前在努力营造的。

建立这样的评价体系遇到了阻力。阻力
来自于一种错误的思想，如果延续过长的时
间，人们对它们习以为常，这将给扭转这个局

面带来很大困难。对此不能操之过急，随着时
间推移，哪怕变化再慢，向好的方向在变就是
变。我们有责任，至少不能让它恶化下去。我
是有信心的，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开始注
意到这个问题了。我想我们坚持的是正确的，
我也希望大家，包括高等教育界的其他学校
都能这样，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高等教育发
展到真正的国家发展所需要的水平。

在理想与现实的张力中思考
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院士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 ! ! !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我有着

非常浪漫的想象力! 我认真描绘了

心目中想象的未来的复旦究竟应该

怎么样" 同时! 我也希望每一位学

子!都有理想主义的情怀"

实现理想有很大的困难! 但如

果不向着理想的完美方向追求!就

会一事无成"说到理想!我引用的是

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的一句话#$理

想是带有彼岸性质的!虽不能至!心

向往之%理想是彼岸的一座灯塔!但

照亮的是你脚下的路"&我们虽然永

远不可能达到理想! 但会不断地逼

近理想!让现实变得越来越好%

!!! 摘自杨玉良校长在复旦

大学 !"#$届本"专#科毕业典礼上

的讲话

! ! ! !杨玉良：黑格尔说过：“一个民族需要仰
望星空的人。”就我个人体会而言，仰望星空
的人，应该是我们大学教师，更应该是大学的
学生们。如果中国的大学和大学的师生都不
愿去仰望星空的话，那么这个民族的希望可
能不会很大。但是，仰望星空不是脱离现实，
不是完全说不着边际的事情。真正仰望星空
的人都会知道他是站在什么地方去仰望，他
的脚还在地上。

所以我还曾经引用过赵汀阳先生的一句
话，他说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必定是一个现实
主义者。所以我认为，理想主义者不是空谈主
义者。反过来说，一个现实主义者如果没有理

想主义，那么我相信他只能有一个非常卑微
的人生。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是不可能被
现实动摇的，哪怕现实再严酷。

大学培养的人才，既要对未来的世界
要有非常好的理想，也要有解决问题的能
力。我不太赞同做一个简单的批评家。批判
性思维是重要的，但还不够。我提的是“建
构性思维”，不是简单地埋怨、揭黑，而是
建构，即看你能不能通过研究提出解决方
案。我们应该探索在理想与现实的张力中
去思考问题，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去改变它、
完善它。

所以，大学不仅要培养批判者，更要培

养建构者，鼓励他们去建设一个更好的社会
系统。如果只是批判，不去建构，只会把一个
很好的概念娱乐化，这就是建构性思维的重
要性。

受过教育的人、尤其是名校毕业的学生
跟其他人不同的地方，就是应该多一点引领
社会发展的责任感。引领不是当领袖，而是以
身作则，你不但明白哪些事情不能做，要劝别
人不能这样做，而且要告诉大家为什么不能
这么做，不是谩骂和发泄。发泄有它自己发泄
的合理性，也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不许发泄，
但受过大学高等教育的，尤其是名校毕业的
不应该。

! ! ! !杨玉良：年轻人总有不成熟的地方，同时
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我们的教育远远不够完
美，所以我们的学生毕业进入社会后，我相信
会受到很多冲击，主要是思想上的冲击。尽管
我们在学校里创造了各种接触社会的机会，
但毕竟是短暂的。大学教育他们应该有理想
主义，启发他们思考为什么要开展社会实践，

而不是简单地要去提高什么能力。大学开展
社会实践，实际上是让学生们去体会这个社
会的完美和不完美，再结合学校里的理想主
义，就会感受到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如果
我们的学生，有非常高的理想主义的情怀，再
到社会上体会到社会的不完美，就会产生一
种责任感，要把社会塑造得更完美。这就是我

为什么反对在大学里给学生们特别功利的教
育或影响。如果我们的教育过分功利，他们会
把一些不良的丑恶的现象视为理所当然，而
如果我们让学生们有比较高的理想，他们首
先就不会同流合污，而后会主动设法改变它。
如果这样的学生从政，他就会关心国家和老
百姓的命运和福祉，不会跟着不良的现象跑。

! ! ! !杨玉良：首先要看如何定义人才。一个科
学家如果人格不完整，他充其量只是一部很好
的机器而已。对国家来讲，一个合格的人才，固
然需要具备专业素养，更重要的是他对社会和
别人应该有人文或人性的关怀，这是更加必要
的。所以复旦大学有“人文情怀、科学精神、专
业素养、国际视野”的人才培养方针。

要培养这样的人才，就应该设计合理的
课程和生活，特别是通识教育的课程，即使对
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也应该贯彻通识教育的
理念。教育学不是一门简单的学问，它非常深

奥，和哲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甚至教育
经济学都有关系。有些受过教育、当过老师或
自己孩子上过学的人，自觉好像都懂教育，其
实并非如此。作为大学教师和校长，我也在不
断地学习，如果我们对自己太自信，而不去学
习、进步，可能会贻害年轻人。而教育上的害
处弄得不好会影响一代人。所以我觉得自己
身上的担子很重。

我总是希望学校有一个很好的氛围，让
每一个学生在学校里不仅能学到东西，而且
能学到怎么面对困惑。现在学生的困惑很多，

受到的局限也多，对自己内心的锤炼不够。所
以我们对于学生的关心还要更加地投入，更
加到位，我指的主要是情感上的，要让他们懂
得如何爱自己，爱身边的人，爱这个社会。

我还希望我们的学生具有独立的人格，
有独立人格就不容易受到情境的影响，反而
会为接触的这些人形成一个更好的情境。作
为大学校长，我认为管理别人的内心是最难
的。严格的管理未必能产生好的结果，关键是
利用各个环节来培养学生，或者说更重要的
是人格的塑造。

! ! ! !杨玉良：大学应该有一种气质，虽不外
露，但你一进到校园中来就能感受到，这里是
一个做学问的地方，有大量的人在研究世界
和人类关心的问题，在开展有成效的研究。我
接待一些国外大学的校长和教授，他们参观
复旦后，感到它是一所很优秀的大学，这种氛
围就是我们一直在努力营造的。我不太喜欢
彩旗飘扬、横幅拉满、鼓乐齐鸣的校园，这不
是大学。你去世界著名大学，耶鲁、哈佛、普林
斯顿，一走进去马上感觉到庄重感，感觉这是
一个学习的地方。

这些名校，一般的时髦人物是不可能进

来演讲或开展什么活动的。因为这些人的文
化风格和大学的文化氛围是有冲突的。我对
明星表示尊重，但没有特殊的好的主题，他不
应该到大学里来占有讲台的一席之地。大学
的神圣性要维护，不是所有人都能到大学来
讲课讲自己的。这就是品位，学校是要有品位
的。中国学生追星，有时候比较疯狂，这不能
怪学生，是我们该给学生的东西没给足。

所以我感到现在的大学精神有一些衰
退。老百姓对大学的不满是因为学校没有达
到老百姓的期待，这种期待不是简单地让每
一个从大学出来的人都当官，是他们认为大

学应有的精神丧失了。
如果大学里的学者所谓的研究也是非

常功利的，为了谋个职称，胡乱不痛不痒的
文章写几篇，这样的老师再去教学生，学生受
到的影响也就是这样，认为大学不过如此；
他们再回家去说，那么更多的人就会对大学
失望了。

我在很多场合讲的东西都是常识，但一
个连常识都被忘却的时代，重复讲一千遍也
不算多。反复地讲，再配合我们的改革，逐步
让大学的精神提到更高的地步，这是真正为
国家民族乃至人类做贡献。

! ! ! !杨玉良：大学及大学里的学者，是中华文
化的重要承载者之一，重要的传播地之一，我
认为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也是中国未来新的
文化创造的发源地之一。大学首先是一个民
族的文化脊梁，由此成为民族精神的脊梁。一

所著名的大学在一个国家的发展过程当中，
除了提供技术外，更重要的是要提供思想和
文化的发展，这就是精神层面的。北大为什么
在中国享有如此高的地位，因为在中国最关
键的时刻，在历史上面临三千年发展之巨变

时，它倡导了新文化运动，这是中国近代史的
一个重要转折点。凡是在国家民族面临一个
困难时期或巨大的转变时期做出了重要贡献
的，现在都是我国的名牌大学，这就是思想的
重要性。

杨玉良，高分子科学家、中科院院士、复旦大学校长。
+月 &,日中午，杨玉良校长在 &$!%届复旦大学本（专）科毕业典礼结束后，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记 者#您希望复旦的毕业生成为坚定的理想主义者!如何诠释这一点'

记 者#您在今年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似乎比往年谈了更多的现实情境!这是为什么'

记 者$您认为大学应该有怎样的人才培养思路'

记 者$您如何看待当今中国大学之精神'

记 者$您怎样看待大学之于社会的意义'

记 者$您说过要培养中国的思想家!您认为中国有这样的土壤吗'


